
1994年10月17日，在與新疆吐魯番交河故

城隔河相望的溝北台地漢代墓葬群中，新疆考

古工作者發掘了兩座車師國貴族墓。在3號墓

周圍發現殉馬坑24個，殉馬35匹，有殉駝坑1

個，殉駝1匹，駱駝的皮毛、穿鼻而過的韁

繩清晰可見。在2號墓發現殉馬坑20座，

殉馬50匹，殉駝坑1個，殉駝2匹。

在發掘交河故城內的地下寺院時，

考古工作者出土了一個兩層金屬罐，

外銅內銀，皮紙隔開。銀罐裝有3枚海珠和用

織物包裹的5枚舍利子，均呈不規則形。

交河故城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450年，為車

師國都城，後為高昌國交河郡治所，唐時一

度是安西都護府地。公元1389年由於戰爭廢

棄。當地氣候乾燥，雨水極少，雅爾乃孜溝

河從東、西兩側環繞流過，保護了該城36萬平

方米建築，至今仍可辨出街巷、民居、寺廟、

塔林、東西南城門等。

新疆交河故城考古重大發現

記者：既然你已經覺得自焚是一件褻瀆
袈裟的事，為什麼不選擇袈裟而放棄自焚
呢？
加措：我已經當眾承諾了「三區聯合會」

和「噶廈安全部」，怎麼能夠反悔？而且
還花了人家那麼多的錢。這些錢我一輩子
都還不起。更何況，因為一個女子而背信
棄義、半途而廢，這種事傳出去將是終身
都無法洗掉的恥辱，那樣活 與死了沒什
麼區別。如果我真的這樣做了，也會給她
帶來不利的影響，因為那畢竟是在別人的
地盤上。
記者：你覺得你們還能再相見嗎？
加措：當時我已經絕望了，我覺得我進

藏後就是不自焚也很難再見到她。而現在
我希望並且也相信我還能再見到她。
記者：這麼說對你而言，被捕入獄在某

種意義上反而意味 新的希望？
加措：可以這麼說吧！就像監獄裡常說

的，獲得了新生，我現在也確實是這種感
覺。
剛進來的時候我覺得前途未卜，甚至擔

心被虐待，或者是死在這裡，經過了這一
段時間，我又看到了希望，就像卓瑪曾經
說過的，我們一定能夠再相見。我現在時
常會有一種強烈的願望，給她寫一封信，
告訴她我的經歷和現在的情況，讓她不要
擔心。

不歸路的回歸—從被捕到入獄
記者：你是什麼時候離開尼泊爾的？
加措：2000年藏曆4月（西曆2000年6

月），大概是25日，我記不太清了。那幾
天天氣不錯，土登說抓緊時間趕快走。
記者：就是報道中提到的那個土登？
加措：是，他有好幾個名字，土登、晉

美、加央，我們一般都習慣叫他土登。他
是專門組織偷渡的，不過這次找他除了讓
他帶我入境，還有一個任務是配合我，在

我自焚時負責給我攝像，然後再找人或親自把帶子帶出境交
給「藏政府」。
記者：你們走的哪條路線？
加措：我們先從雜扎瑪卓到最典，這一段是坐班車過去

的，從那香切開始步行，越過夏孔布山口，然後進入西藏。
記者：想當初你是偷偷出去的，現在又偷偷摸摸地回來

了，路上的感受一定很不一般吧？
加措：從尼泊爾出發後，心情就一直不太好，總想 萬一

被抓怎麼應付，比當初往外跑的時候還緊張。當初跑出去的
時候，我怎麼也想不到會有這麼一天。如果換了別人都會為
快回家了而高興，但我卻愈走愈難受。

警察臨檢 發現非法入境
記者：路上好走嗎？
加措：大路很好走，還可以搭車。但我們為了避開人多的

地方，沒敢走大路，繞道走拉孜縣，一路上還算順利。到日
喀則的拉孜縣後住在一個小旅社，土登給他在拉薩的妻子打
了電話，讓她趕過來接我們，主要是想讓她帶 攝像機。我
們拿 這個東西太顯眼，讓女人拿 比較安全。
第二天，土登的老婆就來了。在拉孜待了兩天後，我們三

個人搭上了一輛前往拉薩的中巴車，車開到吉定鎮，剛過了
一座橋，突然被攔下來了。有兩個警察上車檢查身份證。我
當時坐在車的最後一排靠左邊的位置，我什麼證件也沒有，
心裡特別緊張。土登坐在我前面。查到我時，因為沒有證
件，警察把我帶下車去了。當時我想，這下算是完了。
記者：土登呢？
加措：他好像有個什麼證件，警察沒注意他，我也沒吱
聲。於是他就溜掉了。

在日喀則，警察把我關了一夜，第二天就
帶到拉薩。
記者：他們知道你的情況嗎？
加措：因為我沒有證件，再加上我特別

緊張，警察一上車我就開始冒汗，他們猜
到我有問題，後來查出我是非法入境的，但那

時他們還不知道我要自焚的事。(連載58) ■作者：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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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保一線執勤的江蘇海警官兵把時下最流行的

《江南style》中的「騎馬舞」引進警營，利用執勤巡

邏間隙，結合海警部隊實際，跳起自編自導的「騎

馬舞」，唱起富有海警特色「騎馬歌」，盡顯「海警

style」。有效緩解了執勤壓力，活躍了警營氛圍，受

到了年輕官兵一致歡迎。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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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西安市東郊的趙英蓮女士14日在郊外一個水
渠邊挖野菜時，猛然看到一條水渠旁長了一個巨大
的蘑菇。趙女士小心翼翼地用小鏟將蘑菇完整地挖
出來，然後放到自行車前筐上運回家。剛到家屬院
門口，眾鄰居就圍了上來。不少鄰居拿出手機拍下

這個罕見的大蘑菇。趙女士找來秤一稱，足足有4公斤。
用尺子一量，大蘑菇的直徑足足達到了53厘米，僅一個
蘑菇瓣就有成年人兩個手掌大小。
趙女士表示：「我想把它送給農科所的科研人員，讓

他們鑒定一下這個蘑菇是不是食用蘑菇。」■《西安晚報》

市民野外挖菜
得4公斤蘑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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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于永傑 沂

源報道） 山東沂源舉辦第二屆蘋果
文化節，期間舉辦的蘋果王評比大
賽中，山東省沂源縣中莊鎮馬蘭峪
村的果農薛金唐的一顆重達520.8克

的蘋果獲評今年的「蘋果王」，這顆蘋果
色澤紅艷，表面光滑，果形周正。最終
被山東遠東國際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8,888元的
高價拍得。
山東沂源

縣素有「山
東屋脊」之
稱，境內土
質肥沃，晝
夜溫差大，
無 客 水 流
入，被專家
認定為生產
蘋果的最佳
地帶。

「蘋果王」超1斤
拍出88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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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 （實習

記者 陳晶晶

廈門報道）

內地首個以
攀爬樹木為主要
教學內容的「爬
樹課」近日在廈
門大學開課，60
名學生選上該門
課程，內容由理
論課和實踐課組
成。
據選上這門課

程的一名學生介
紹，該課的準確
名稱是「攀樹運
動」課，理論課
於幾周前在室內教室進行，由具有豐富體育教學知識的
任課老師講解爬樹課的起源、發展，以及爬樹的技巧、
方法和安全事項等，使學生對爬樹知識有一定的了解。
理論課結束後將進行實踐課。
據介紹，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今年赴美訪學時引回了

這門課程，由於攀樹運動課在內地尚無先例，目前處於
探索實驗階段，因此僅開設4個班。今後隨 教學方法的
提高和完善以及同學的反響，可能調整開課數量。

廈大首開「爬樹課」
60學生初體驗

繼「經梧太極第一代傳人閆芳
老師收徒儀式上推手」的視頻在網絡上走紅
後，這兩天，又有一個功夫視頻走紅—「實拍

鄭州小伙用拳頭『吹』滅15支蠟燭」。視
頻中，23歲的鄭州小伙陳鉀先運氣，快
速、頻繁出拳，掌風向前劈去，打滅了
15根蠟燭，最遠的在兩米開外。
陳鉀說，學武完全是個人愛好。他在

網上搜到一些資料，發現「少林陽光手」
是少林七十二絕技中最簡單的一種，於
是就開始摸索 練習。簡單地說，就是
「隔空打物」，屬於軟氣功。斷斷續續練
了8年。
據少林寺俗家弟子、在鄭州開少林武

術培訓學校多年的張校長說，自己在少
林寺學藝時沒聽到過「少林陽光手」，與
此類似的功夫是「陰手拳」，據說能夠

「隔山打牛」。即使有這樣打滅蠟燭的功夫，也
只是用速度影響氣流而已。 ■《鄭州晚報》

兩米開外 拳風滅燭

與母親分離17載，憑借點滴信息和警方

幫助，從深圳趕到湖北大冶的四川兄弟終

於見到了失散多年的母親。

在楊某的記憶中，13歲前，自己家境尚

可。原本安定的生活，卻在13歲之後發生

了變化。那一年，楊某祖父病逝，父親告訴他

「媽媽再也不會來了」。

祖父去世、母親出走，整個家就靠父親一人

在外打工撐 ，生活條件每況愈下。為減輕家

庭負擔，高中時的楊某便邊讀邊打工。2004

年，楊某考上廣州一所大學，畢業後打拚成深

圳一家企業的部門主管；其弟弟參軍退伍後也

跟楊某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隨 時間的推移，楊某兄弟二人對母親的思

念與日俱增。生活安定下來後，兩人開始琢磨

尋找母親。經過千辛萬苦的打探，兄弟二人

從深圳出發，踏上了尋母之路；14日，兩兄弟

來到大冶市公安局金牛派出所。在當地民警的

幫助下，一家三口終於團聚，一場感人的千里

尋母記也落下帷幕。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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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分離17年孝兒千里尋母

「一米哥」，家住深圳寶
安區石巖新村170號

的出租屋內，不足20平方米的
小房子裡，沒有一件像樣的
傢具，就連廚房也是同洗手
間並在一起。他於2003年從
安徽老家來到深圳，當時第
一份工作是以拉三輪車為
生。深圳「禁摩」後，他的
生活走入了困境。在最困難
的時候，一名同樣罹患殘疾的

社區朋友，將所住的屋子出租給
了「一米哥」，看 現在的家，回

憶起幫助過自己的朋友，「一米哥」
依舊感動。

妻女皆患病 愁無錢醫治
談及自己的女兒小雨，「一米哥」說，小

雨在兩歲的時候被檢查出也罹患了軟骨症，
「晚上她的腳就會不舒服，經常難受得嗷嗷
痛哭，我問她哪裡不舒服，她說不出來」，
由於小雨跟父親一樣患有軟骨症，晚上總是
睡不好，小小的孩子總是得睡到白天11時左
右才醒。
據「一米哥」介紹，醫院方面表示小雨的

病暫時還無法治療，在得知自己女兒患有軟
骨症後，「一米哥」原本平靜的一家，也變
得不那麼安寧。他說，在還不知道女兒身患
疾病的時候，夫妻倆從未吵架，但一想起自
己女兒的未來，兩人就會因為沒資金為女兒
治療而爭吵不休。然而更讓他痛心的是，自
己不僅無法讓女兒健康成長，自己的妻子，
也因為患有心臟病，為了省錢，原本每天需
要服用的藥物，妻子也不得不暫停服用。
「一米哥」一家人雖都身患殘疾，家境貧

困，卻是社區裡面大家熟知的熱心人物。家

住石岩新村的關先生，由於下肢血管壞死做
了截肢手術，也是一名殘疾人，「他失去了
雙腿，實在可憐」，在得知關先生的苦難後，
「一米哥」經常到菜市場為關先生買菜煮飯。

天生熱心腸 妻子無怨言
社區裡的孤寡老人李大叔，患有嚴重的胃

病，李大叔曾在危急時刻撥通了「一米哥」
的電話，「一米哥」接到電話後二話不說，
帶上家裡能吃的，就飛奔到李大叔家中去。
「一米哥」目前是深圳市身材最矮的義

工。他自己還患有腎結石，卻總是奔走在需
要幫助的殘疾人身邊，他說：「他們比我更
可憐，更需要別人的幫助」。
對於自己加入義工組織的行為，「一米哥」

說，他的妻子沒有絲毫怨言，雖然自己不
高，但他妻子看重的就是自己熱心腸，最終
兩人走到了一起。

他，一名42歲的漢子，只有1.1米的身高。他的妻子，只是一名普

通婦女。他們的女兒小雨（化名），因罹患軟骨症，每天晚上都疼得

無法入眠。他叫馬進海，雖是一名殘疾人，但他卻是深圳義工組織

中出了名的熱心人。在社區裡，只要誰家有困難，都會想起「一米

哥」這一熟悉的名字。　 ■金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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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僅1.1
米的馬進海
雖然身患重
疾，卻是出
了名的熱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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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

▼

海警群舞江南style

■陳鉀運用掌風可打滅15根蠟燭，最遠的在兩米開外。

網上圖片

■趙英蓮女士14日在郊外一個水渠邊挖野菜時，猛然看

到一條水渠旁長了一個巨大的蘑菇，足足有4公斤。

網上圖片

■廈大的學生們正進行攀爬實踐。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本報1994年10月19日報道。

■比賽中，一顆重達

520.8克的蘋果當選為

「蘋果王」。 于永傑 攝

▲
福
建
▼

「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一米哥」心善志堅


